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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活力化作她腮上的红云，那齐耳的短发，显示出她的倔

强、拔辣。她还有十分正直而美丽的心灵。起初，刘惠贤并

不是干修脚这一行的，而是个织补工，她是从一九六五年改

的行，为了改行，还有过这样一段风波。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刘惠贤刚刚十八岁。十八岁，也就

是刚刚进人青年，可刘惠贤已经是一个有五年工龄的人了。

那时她身体比较虚弱，家庭成员又比较多，生活上有点吃

紧，正巧赶上了一个招工的机会，她就辍了学，到青岛最繁

华的街道中山路上的万国洗染店，当了一名织补工。在形形

色色的社会职业中，织补工实在算不得什么“堂皇显赫”，然

而，心地纯洁的刘惠贤却很满足了。她好学、勤奋，织补技

术掌握得很快，师fC门都一个劲地夸奖她。至于那时还是个

小姑娘的刘惠贤，自己也讲不出多少高深的道理，但她明白

一点，那就是既然生活中有“织补”这个行业，就说明社会需

要，人民群众需要，说啥也没有不好好干的道理。

    对于刘惠贤的职业，母亲感到十分满意。轻快、干净，

飞针走线，这对于一个女孩子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她喜欢

刘惠贤，因为这是她唯一的女儿，她常和四邻说起惠贤如何

如何，尤其是刘惠贤当了织补工，她又愿意和亲友津津乐道

地夸起女儿的工作如何如何。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女儿放着

上好的工作不干，却自作主张，报名去干了修脚工。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一天下午，在青岛市市南区饮

食服务公司的会议室里，坐满了青年，当中也有刘惠贤。她

们在听领导同志动员，动员青年们报名去当修脚工，原因是，

修脚行业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修脚技艺眼看就要失传。

    青年人悄悄议论起来。有的说，这碗饭咱吃不了。也有



的说，这活咱还是敬而远之吧。也有些青年在沉默、深思。

    “我报名!”一个姑娘的声音响起来，大家循声望去，是扎

着两只羊角辫的刘惠贤，她忽闪着一双大眼，等待着领导同

志的反应。

    “好，小刘。不过你还应该回家跟大人商量”。

    “你给我报上就是了。”刘惠贤眉毛一扬。

    接着，又有不少青年跟着报了名。

    说是自己作主，可这样一件大事，怎能不告诉家长呢!

晚上，刘惠贤回到家里，还是把报名当修脚工的事情告诉了

妈妈。不说到好，一说可把当母亲的给气坏了。

    “你这个‘r头，好大的胆子，谁也不商量，就自作主张。”

妈妈勃然大怒。

    “反正我已经定了。”

    “定了也得改过来!”妈妈想缓和一下气氛，又按下火气

说，“我问问你，织补工有哪些弄处，你非得改行?”

    “妈妈，领导说了，修脚和织补都是革命工作⋯⋯”

    “那就是嘛!你还改的啥行?”妈妈打断女儿的话。

    “可是，修脚这活现在没人干，那么多得脚病的人，整天

价在受罪，都不去干，行吗?对了，领导还说来，只有思想

好，觉悟高的人才能去干呢!”刘惠贤天真地说。

    “说话不嫌牙修，少你这碟菜，人家还不是照样摆筵席!”

妈妈寸步不让，越说越气了，“你也不好生想想，一个姑娘
家，整天价抱着人家的脚’r子鼓捣，将来连个对象也找不

着”。

    “找不着我就不要。”刘惠贤赌气说。

    妈妈有点张口结舌了。但是，有理无理，母亲在孩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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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不能失了威严，妈妈一拍桌子， - - -
    “不管说什么，修脚这活不能干。”

    “你别想拖我的后腿!”刘惠贤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

蒙起头来，哭了。

    不知过了多久，妈妈过来站在床边，说:

    “别哭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妈还不是为你好。”

    “不卜··⋯”

    刘惠贤要改行当修脚工的消息，象插了翅膀，迅速传开

了。几位要好的同学向她多次“忠告”，要打掉改行的念头，

去领导那里说一声“家里不同意”，把报的名勾掉。街坊也都

议论说这孩子真傻，八成少根神经，要不怎么好生生的去干

那脏活。也有人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也许她是为了出

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品格的高尚，⋯⋯反正说法多了。

    说刘惠贤这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在改行这个问题上想

了多少多少，那的确并不实际，最主要的还是她那美好的心

愿，朴素的感情。就因为这些，她顶住了母亲的埋怨，同学

的劝阻，一些人的舆论，仍然抱定信念，去干一名修脚工。

    象许多青年人有各种各样的兴趣一样，刘惠贤也有着自
己的许多爱好。比如说她爱山，’爱水，爱看小说，爱听音乐，

尤其爱花。这大概算是一件奇事，花是香的、美的，可修脚
脏而臭。但是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一木酷爱花香的人，

竟热爱上了“臭修脚”这一行。

    一九六五年年底的一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天空格外晴

朗。刘惠贤踏着深浅不一的积雪，兴冲冲地赶到了河北路北



端的建新浴池。她在办公室办完了调动手续，就迫不及待地

跑进浴池去。浴池的环境挺差，气温高，空气混浊，冬夭还

好一些，可时间久了也不舒服。初来乍到，遇到的就是这么

一种环境，但是，她还是努力地去适应。

    她开始学修脚了。师傅是位上了年纪的人，五十开外，

身材顾长，脸颊清瘦。他对这位徒弟感到十分满意，这倒并

非因为刘惠贤长得机灵，动作敏捷，主要因为她虚心好学，

又肯钻研。

    有一天下午，来了几位顾客要修脚，不巧，修脚师不在。

为了不让顾客白跑一趟，刘惠贤决定动手试一试。

    她把额上的散发拢了拢，搬来只马扎子，模仿着师傅平

日操作的样子，腿上搭块白布，让顾客把脚放在上面。

    顾客们对这个青年修脚工投去各种各样的目光。

    “大嫂，你先修吗?”刘惠贤问一位挺高挺胖的妇女。那

位妇女坐下了。她长了脚垫，有扣子那么大，刚巧长在后脚

掌的中间。刘惠贤毕竟是第一次为顾客修脚，心扑通扑通直

跳。她努力思索着师傅教的修脚要领，一刀一刀地操作起来。

起先，女顾客还很高兴，猛然间，她“哎哟”一声叫了起来。

    刘惠贤定睛一看，不由楞了。夭哪里出血了!那殷红的

鲜血正顺着女顾客的脚流下来。围在一旁等着修脚的几位顾

客，见J到这个情景，都不声不响地走开了。第一次上场就丢

了丑，刘惠贤心里窝火极了。越是在这种时候，在她耳旁吹

的各种风越多，有叽讽嘲弄，也有知已的“忠言”，还有爸爸

早晨刚刚讲的，“给人家修脚，不好修的就别修，省得修不

好，落些埋怨。”⋯⋯

    吃饭的时候，刘惠贤端着一碗米饭来到一个墙角，喷香



的米饭，油汪汪的猪蹄，丝毫没有激起她的食欲，她还在想

着刚才修脚的事，想着想着，大滴大滴的泪珠簌簌地掉了下

来。她哭了，哭得那样伤心，要不是怕人听见，她会哭出声

来。

    突然，她感到一只大手落在自己的肩膀上，一回头，看

清是师傅。

    “瞧瞧，女孩子家整天就知道哭鼻子。怎么啦，谁欺负

你了了”

    刘惠贤把今天给顾客修脚的事情讲了。

    师傅拿出手绢递给她，说:“擦擦，n良泪流到肚子里去

可有毒。”

    这句哄孩子的话把刘惠贤说得破啼为笑了。

    “师傅，修脚这玩艺怎么这么难?稍有一点修不好，顾

客就叫唤，脚上就流血，⋯⋯”

    “哦，你才知道啊，修脚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师傅回

答。

    下班以后，师傅和刘惠贤一道走。那夭，不是阴历十五

就是十六，一轮金灿灿的满月早早就挂在了空 中。轻风徐

徐，树影婆0。一路上，师傅把自己的遭遇细细讲给徒弟

听。

    在那哈无天日的旧社会，修脚行业是下九流，而这碗饭

也很难吃。来修脚的人，不是军官太太，就是达官显贵。给

他们修脚要特别当心，稍不留神，不用说修破了脚.就是稍

戳痛一点 轻则是一顿臭骂和拳打脚踢，重则逼令老板把你

撵出门去。刘惠贤师傅的父亲就是个修脚工人，他曾发誓不

让儿子再干这门苦差，但在那种世道里，社会动乱，人民生



活穷困，为了吃饭，还是千上了这一行。师傅的父亲把自己

干了一辈子的经验和一些治疗脚病、皮肤病的秘方，偷偷传

给儿子，并严厉地叮嘱，绝不能把自己的手艺传出去，不然

就要丢掉饭碗。

    说到这里，师傅瞧了一下刘惠贤，继续说:“现在好了，

跟过去大不相同了，干修脚，有人说它是伺候人，伺候人就

伺候人，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是为人民服务。”

    刘惠贤点了点头。

    停了片刻，师傅又说:“只要你热爱这个工作，肯下点

功夫去钻，我教你，保证教你出手。” ·

    多么可敬的师傅啊!

    刘惠贤发狠地苦练起修脚技术来了。她懂得，说空话，

表决心都是白搭，要把握这只小小的修脚刀，驾驭修脚这门

技术，让千千万万的脚病患者早点解除痛苦，唯一的办法是

苦练。

    白天，师傅精心指导，手把手地教她用刀;她勤奋，从
不偷懒，也不厌倦。浴池的人谁见谁说:“小刘这馒，真有

个钻劲!”晚上，回到家里，她还要再琢磨着练 习练 习。譬

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嘴里念念有词。念什么呢?全是

用刀口诀:“持刀要稳，堆，快，进中有退，退中有进，刚

柔相济，不能走空，刀刃在手要翻转自如，灵活上下，⋯⋯”

她一边念叨一边比划:平抬胳膊，屈伸腕子，上下左右，反

复摆动。练完手腕，又练手指，因为师傅讲了，修脚要有指

力。她将中指顶在桌子上面，练习推、抉、捻刀等动作，还

琢磨了个点子，找来一些竹皮，软木，练习片、劈、断、拉、

起、奔等修脚的基本功，一遍，二遍，十遍，百遍，她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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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练上几百甚至上千次，胳膊酸疼了，她就甩甩，活动活

动，接着再练。她怕在顾客脚上练习，搞不好会给顾客带来

痛苦，有时就索性在自己的脚上练起刀来。有人说，在自己

脚上练刀，疼痛自知，容易有数，伤不着皮肉。其实并不尽
然。一不小心，照样刀进血出，那时的刘惠贤就经常三A两
头脚趾上缠着纱布，不过大家都没留心观察罢了。

    有一夭，刘惠贤到姑妈家玩。一进门，正碰上姑妈在洗

脚，刘惠贤一见，马上跑过去，动手就要给姑妈洗。

    “哎哟，你这是干啥?一边去，别脏了手。”姑妈急忙拦

她。

    刘惠贤没听，还是蹲下执意要给姑妈洗脚，须臾，她抬

起头来，忽闪了一下眼睛，对姑妈说:“姑妈，你让我练练

刀，行不行?”刘惠贤早就知道姑妈脚上有脚垫，已经患了很

多年了。

    “练刀?”姑妈听了一楞。

    “哦，就是给你修修脚。”刘惠贤一边说着一边把随身带

的修脚工具拿出来给姑妈看。

    “我当是干啥来?这有什么，不嫌姑妈的脚臭，你就修

去。我这老皮老肉的，凭你练吧。”姑妈说着，把脚伸过

来。

    刘惠贤感激地叫了声:“姑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姑妈。”

    刘惠贤为了尽快地掌握修脚技术，刻苦地练习，认真地

探索。对于时间，每分每秒，她都努力赋于它崭新的内容，

大大开辟了修脚练武的场地。



兰

    岁月流逝，光阴茬荐。一晃，刘惠贤已经到了结婚的年

龄。一般象她这样年龄的青年，早就倾心于爱情之中。可刘

惠贤整日里除了学习，研究她的修脚，就是吃饭、睡觉。刘

惠贤在家里是老大，就她一个女孩，下面有四个弟弟，她怎

能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为了女儿的婚事，母亲整天唠叨，

刘惠贤听得烦了，就双手把耳朵一堵，任凭妈妈说去。

    有一天，刘惠贤的一个婶子来到家里。婶子是着着刘惠

贤长大的，十分疼爱她，这次一见面，就拉着刘惠贤的手说:

“惠贤，都多大啦，还不成家!”

    刘惠贤微微一笑。

    “还笑呢，也不抓紧点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再

说，你又干的是修脚这行，要是个好工作，晚点也行，⋯⋯”

    没等婶子说完，刘惠贤就不高兴了:“修脚怎么了，修

脚还比人矮三分了”

    话是这样说，然而，修脚这个工作的确妙终没有被社会

上有的人平等对待，这也许是旧的习L势力、旧的思想根子

太深，一下子不容易改变的原因 一个修脚工找对象，远不

如一个工人容易，即使什么条件都好，只要对方一听是个修

脚的，得，吹了。

    当然，象刘惠贤这样眉清目秀、聪明能干的人找个对象

一点也不困难。何况主动为她提亲的很多，有亲戚朋友 沙

有同事同学，提的对象有技术员 有机关干部  还Ei

教员，⋯⋯但刘惠贤都没同意。

    后来，有人传出话来，说刘惠贤这个人只懂得修脚，不



懂得爱情，说她头脑里不存在恋爱那根神经。这些话，在后

来的实践中，都被一一否决了。

    刘惠贤二十三岁的时候开始恋爱了。男方比她整整大七

岁，是浴池服务员兼赤脚医生。这在当时简直成了一条新

闻。

    最先知道这消息的还是刘惠贤那几个要好的同学。她们

对此各抒己见，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反对者说:“凭你，

就找这样一个对象?比他好上几倍的，也不难找，为啥偏找

他!再说，论年龄，他比你大那么多哩!”

    支持者说:“别管大多少，大七、八岁怎么着，关键是

人，人好就行!”

    虽说这些忠言各有千秋，但还都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

家里人坚决反对。尤其是刘惠贤的母亲，当初，刘惠贤放着

好工作不干，任着性儿报名干修脚工，母亲苦劝无效，最后

依了她。可眼下说什么也不能再让女儿去嫁一个澡堂的服务

员，况且男方的家庭出身还涂着黑颜色。

    男方叫张明基，为人朴朴实实，作风正正派派，而且聪

明，也很好学，生活上俭朴，还有着多种多样的爱好:会打

球，演节目，还会中医，能给病人开药方。

    长时间的工作接触，刘惠贤和张明基彼此之间产生了爱

慕之情。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喜欢张明基这个人，他有一个人起码的道德、品质，

有一种内在的美。难道仅仅这些还不值得我去爱吗?”

    于是，刘惠贤顶着周围的风言风语，冲开来自各方面的

羁绊，终于和张明基走到一起了。

    一九七0年十月，在一个瑰丽的日子里，刘惠贤和张明



基结婚了。他俩互敬互爱，互相体贴，互相帮助，把满腔的

热情都献给了光荣而崇高的事业。

    婚后，刘惠贤四年多没生小孩，直到第五个年头才怀了

孕。婆母高兴地千叮泞万嘱咐，让她调调班，别累着。同事

们也都苦口婆心地劝她注意爱惜自己的身子。而刘惠贤还是

和往常一样，早来晚走，为顾客修脚。怀孕第八个月，她

开始感到心慌、气闷、恶心并且呕吐。就在这种情况下，她

还是坚持着干。一天下午，刘惠贤为一位顾客修完脚后，一

阵恶心，她连忙往外跑，可没跑出几步就吐了。她背靠在墙

上，想静静歇一下。这时，几位同志见了，都过来扶她坐

下，有的给她倒水，有的给她洗手巾。

    一位年龄较大的服务员亲昵地对她说:“小刘，你这样

拚，累着身子可不上算了，不行就休息休息吧。”刘惠贤用感

激地目光看着大伙说:“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我歇歇就好了。·

修脚的顾客大老远地跑来，怎能让她们空跑一趟呢?我能修

一个就修一个!”

  .一为了千百个脚病患者，刘惠贤坚持为顾客修脚，直至临

产的前一天。

                        四

    凡是刘惠贤给治过脚病的患者，对刘惠贤的印象几乎一

样: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由于她勤奋好学，修脚技术

提高得也比较快。对她的先进事迹，报纸进行了报道。这一

下，来建新浴池找刘惠贤修脚的顾客可多了。

    一天中午，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大娘拿着张报道刘惠贤事

迹的报纸，步履瞒珊地来到浴池。一进门，她就找刘惠贤。



她听说有人找她修脚。宾刻放下饭碗。



    一位服务员问她:“大娘，您找刘惠贤有啥事啊?”

    “找她修修脚。”

    刘惠贤正在里面吃饭，她听说有人找她修脚，立刻放下

饭碗，迎了出来。

    “大娘，您要修脚吗了”

    “是呀，来找你这位小大姐#2瞧，治治。”

    刘惠贤马上就忙着为老人洗澡、烫脚，然后扶着老人坐

下。她仔细地看了一下老人的脚。这是一双从封建社会走过

来的脚，奇形怪状，有点可怕。脚指都被裹脚布窝断了，紧

缩着长在一起，指甲变了颜色，深深地嵌在肉里。这是一种

棘手的“鸡眼”和“嵌甲”的综合顽症。

    大娘说:“我跑了好几家，都说这脚不好修。活受罪。”

    刘惠贤说:“大娘，您别急，我给您修。”

    她一边和大娘叙家常，一边仔细为大娘修脚，整整修了

一个多小时。大娘临走，一再让刘惠贤歇着时到她家去玩。

    不知道刘惠贤从哪里打听到，河南路上有位老大娘，姓

赵，是个烈属，患半身不遂，整年躺在床上，脚也有病。这

夭，她休息，就靠打听到的门牌号码，来到了赵大娘的家

里，门虚掩着，刘惠贤敲了敲。门开了，出来个小女孩。

    小女孩见了这个陌生人，问:“阿姨，你找谁呀了”

    “我找赵大娘。”

    “进来吧，那是我奶奶”，小女孩十分好客，拉着刘惠贤

来到屋里。

    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位年过花甲的大娘，她张了张嘴，问

道:“你找谁?找我?”
    刘惠贤来到床前，俯下身子对老人说:“大娘，我是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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